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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 a t u r e

準
備
參
與
﹁
他
們
在
島
嶼
寫
作
﹂
之
︽
朝
向
一
首
詩
的

完
成
︾
的
討
論
會
，
我
想
從
︽
妙
玉
坐
禪
︾
說
起
。
話
說

四
十
多
年
前
，
楊
牧
還
不
叫
楊
牧
，
叫
葉
珊
，
他
在
︽
傳

說
︾
時
期
已
立
刻
存
照
︰
﹁
我
與
寺
僧
談
佛
畫
，
天
明
時

╱
腳
濕
衣
冷
想
的
竟
是
城
裡
的
╱
蜂
輝
在
梔
子
花
間
漫
舞
／
竟

是
一
婦
人
之
坐
臥
﹂
；
﹁
我
與
寺
僧
談
佛
畫
，
燈
熄
前
╱
忽
然

憶
及
楊
柳
樹
和
╱
激
激
的
流
水
也
曾
枕
在
耳
際
教
我
╱
浪
漫
如

早
歲
的
詩
人
一
心
學
劍
求
仙
╱
金
釵
羅
裳
和
睡
鞋
就
是
愛
情
？
﹂

葉
珊
那
時
說
：
﹁
它
不
是
故
事
，
是
永
遠
震
顫
我
心
弦
的
音

響
。
﹂
當
然
記
得
︽
第
二
次
空
門
︾
：
﹁
你
竟
是
我
記
憶
裡
倒

塌
的
一
尊
石
佛
╱
微
笑
仍
在
，
荊
棘
卻
已
經
從
╱
你
的
耳
際
腋

下
╱
生
長
如
盆
栽
妖
嬈
。
但
你
本
是
南
山
的
泥
濘
╱
起
於
偶
然

的
捏
望
，
或
回
歸
於
蒼
苔
兮
╱
亦
不
愧
乎
百
年
芬
芳
的
香
火
，

中
宵
木
魚
╱
以
及
時
時
窺
見
的
佛
門
韻
事
╱
你
本
不
是
神—

—

﹂

﹁⋯
⋯

而
你
當
時
，
你
只
乖
巧
地
立
在
鐘
鼓
聲
裡
╱
一
味
俯
視
㠥

寥
寥
的
善
男
信
女
╱
等
我
回
來
為
那
些
歛
財
的
出
家
人
掘
井
種

菜
﹂。
葉
維
廉
其
時
說
，
那
是
﹁
面
具
﹂
的
聲
音
。

若
干
年
後
，
當
然
不
會
奇
怪
，
聲
言
﹁
詩
為
人
而
作
﹂
的
楊

牧
為
什
麼
會
寫
︽
妙
玉
坐
禪
︾，
因
為
從
中
辨
認
出
隔
代
的
聲

音
︰
﹁
什
麼
聲
音
在
動
？
是
柳
浪
千
頃
，
快
綠
╱
，
翻
過
沉
睡

的
㠄
褥
。
風
是
虛
無
的
控
訴⋯

⋯

什
麼
聲
音
？
╱
或
許
是
鼷
鼠

在
屋
樑
上
磨
牙
，
是
睡
蓮
╱
在
水
缸
裡
悄
悄
延
長
它
的
根
╱
蠢

魚
游
過
我
心
愛
的
晚
唐
詩
、
是
冷
霜
落
瓦
，
燭
蕊
爆
開
兩
朵
花

╱
我
聽
到
聲
音
在
動
？
是
什
麼
？
／
莫
非
是
蟾
蜍
吐
舌
，
蜥
蜴

搖
尾
巴
？
梔
子
簷
下
新
添
了
喜
悅
的
雀
巢
？
／
又
有
點
耳
鬢
廝

磨
的
暖
意⋯

⋯

﹂
那
何
嘗
不
也
是
﹁
面
具
﹂
的
聲
音
？

那
不
是
故
事
，
是
戲
劇
獨
白
的
、
隱
約
可
聞
的
話
語
。
︽
妙

玉
坐
禪
︾
分
五
節
，
曰
﹁
魚
目
﹂、
﹁
紅
梅
﹂、
﹁
月
葬
﹂、
﹁
斷

絃
﹂、
﹁
劫
數
﹂，
採
獨
白
體
，
連
綿
㠥
戲
劇
與
面
具
的
聲
音
。

坐
禪
人
心
頭
響
起
﹁
震
顫
的
聲
音
﹂，
念
珠
滾
了
滿
地
，
﹁
俯
身

去
檢
╱
只
見
粒
粒
魚
目
從
十
指
間
逸
去
﹂，
聲
音
在
蠕
動
，
死
寂

中
﹁
髣
㢴
╱
有
人
在
卸
裝
更
衣
﹂，
令
坐
禪
人
自
覺
髮
髻
散
亂
雙

頰
像
﹁
白
雪
上
去
冬
搖
落
幾
瓣
紅
梅
﹂
；
然
後
從
﹁
魚
目
﹂
帶

入
﹁
紅
梅
﹂
的
記
憶
：
﹁
去
年
冬
天
他
來
過
，
清
夢
轉
聊
聊
╱

玉
針
蔉
，
金
滕
笠
，
沙
裳
屐
，
踏
雪
╱
前
來⋯

⋯

﹂
坐
禪
人

﹁
寡
慾
的
表
情
後
面
╱
燃
燒
㠥
沸
騰
的
血⋯

⋯

﹂﹁
他
自
雪
中
來

╱
一
盞
茶
，
又
向
雪
中
去
﹂
；
所
謂
﹁
坐
禪
﹂，
坐
得
就
是
那
麼

冷
艷
的
纏
綿
。

那
是
什
麼
聲
音
在
動
？
坐
禪
人
﹁
前
胸
熾
熱
如
焚
燒
，
背
脊

是
潺
潺
冷
汗
﹂，
突
然
，
在
﹁
迷
醉
顛
倒
的
關
口
﹂，
弦
就
﹁
蹦

的
一
聲
斷
了
﹂，
所
謂
﹁
坐
禪
﹂，
坐
得
就
是
那
麼
的
眷
念
塵
世

的
冷
艷
纏
綿
，
坐
得
就
是
那
麼
的
悱
惻
和
幽
怨
。
但
那
是
什
麼

聲
音
？
蜈
蚣
在
飲
泣
，
蠍
子
在
笑
，
露
水
從
草
尖
上
滴
打
蚯
蚓

的
夢
鄉
，
蚍
蜉
歌
舞⋯

⋯

秋
夜
的
心
臟
在
跳
。
﹁
是
荷
塘
一
批

蜻
蜓
在
瘋
狂
盤
旋
╱
倏
忽
停
駐
，
銜
尾
，
交
配
，
驚
起
╱
是
柳

浪
千
頃
，
快
綠
翻
過
洶
湧
的
床
褥
﹂，
讓
月
亮
見
證
坐
禪
人
的
心

境
，
所
謂
﹁
坐
禪
﹂，
也
終
於
坐
出
了
﹁
十
年
惺
惺
的
寂
寞
﹂，

一
生
的
劫
數
。
如
此
這
般
，
一
首
詩
的
完
成
，
乃
心
之
戲
劇
的

完
成
。

由
是
想
起
一
個
故
事
︰
女
尼
請
教
龍
潭
禪
師
，
如
何
修
行
，

下
一
輩
子
才
做
得
了
和
尚
？
龍
潭
問
：
做
尼
姑
多
久
？
女
尼

說
：
我
不
問
尼
姑
，
只
問
和
尚
。
龍
潭
又
問
：
你
如
今
是
什

麼
？
女
尼
說
：
是
尼
姑
。
誰
不
知
道
？
龍
潭
便
說
：
誰
知
道

你
。
那
是
因
為
心
中
早
有
男
女
之
相
，
﹁
坐
禪
﹂
之
於
妙
玉
，

恐
怕
不
離
這
個
意
思
。

電
視
廣
告
中
，
最
恐
怖
的
一
個
，
是

新
×
×
金
融
集
團
的
。
它
的
配
樂
似
殯

儀
館
哭
喪
的
哀
樂
，
或
如
失
去
親
人
的

悲
叫
，
聽
之
令
人
毛
骨
悚
然
。
但
卻
一

播
再
播
，
並
插
在
新
聞
節
目
之
中
。

電
視
廣
告
，
創
新
的
很
少
。
大
部
分
仍
是

由
一
位
藝
人
，
知
名
的
或
不
知
名
的
，
拿
㠥

產
品
叫
賣
一
番
。
稍
微
有
變
化
的
便
是
擺
脫

了
簡
單
地
叫
賣
，
加
了
一
點
新
意
。
例
如
由

一
位
名
歌
星
一
面
刷
牙
、
一
面
展
露
雪
白
的

牙
齒
來
推
銷
某
個
牌
子
的
牙
膏
。
也
有
用
一

位
小
丑
型
的
演
員
，
展
露
牙
齒
來
完
成
這
項

宣
傳
任
務
。

電
視
廣
告
，
就
是
用
頻
率
高
、
反
覆
播
出

來
提
高
宣
傳
效
果
，
這
當
然
是
對
的
，
但
如

果
設
計
不
當
，
令
人
看
而
生
厭
，
會
不
會
產

生
反
效
果
呢
？

全
世
界
的
商
品
廣
告
，
都
是
用
無
處
不
在

來
吸
引
觀
眾
，
這
是
要
財
雄
勢
厚
的
公
司
方

能
做
得
到
。
我
環
遊
世
界
，
到
過
非
洲
肯
尼

亞
的
窮
鄉
僻
壤
，
秘
魯
的
山
區
野
外
，
都
可

以
看
到
可
口
可
樂
和
高
露
潔
牙
膏
的
廣
告
。

這
些
跨
國
集
團
的
廣
告
攻
勢
，
的
確
令
人
驚

嘆
。
至
於
香
港
的
報
章
呢
，
某
些
保
健
品
的

廣
告
也
是
長
登
長
有
。
這
一
筆
廣
告
費
恐
怕

佔
上
該
產
品
售
價
的
一
半
或
者
更
多
，
也
可

見
這
類
產
品
利
潤
的
豐
厚
。

另
一
類
廣
告
就
是
能
令
人
一
看
難
忘
，
也

有
很
好
的
宣
傳
效
果
。
例
如
另
一
個
牙
膏
廣

告
，
不
用
刷
牙
和
潔
白
牙
齒
作
賣
點
，
而
是

用
一
個
男
人
在
女
朋
友
面
前
變
魔
術
。
把
一

張
撲
克
牌
的
點
子
刷
掉
，
因
而
博
得
女
友
歡

心
。
其
實
這
個
刷
掉
，
也
就
是
賣
牙
膏
的
廣

告
。
不
過
，
人
們
的
注
意
點
在
變
魔
術
，
牙

膏
是
甚
麼
牌
子
，
忘
掉
了
。

現
在
許
多
電
視
廣
告
喜
歡
用
小
孩
子
以
至

嬰
兒
來
賣
廣
告
，
從
奶
粉
到
尿
布
，
不
一
而

足
。
這
是
利
用
人
們
對
孩
童
天
真
活
潑
來
作

賣
點
。
但
政
府
有
禁
止
僱
用
童
工
的
禁
例
，

未
知
用
童
嬰
來
拍
廣
告
，
有
否
違
反
了
這
個

禁
令
。

廣
告
花
樣
百
出
，
電
視
台
鬧
出
在
新
聞
報

道
中
巧
妙
加
插
廣
告
，
似
有
違
規
的
爭
議
。

不
過
，
作
為
觀
眾
來
說
，
只
是
覺
得
電
視
廣

告
的
疲
勞
轟
炸
太
多
了
。

大
家
該
不
會
對
都
市
傳
聞
感
到

陌
生
。
近
日
輾
轉
流
傳
港
人
遊
日

後
感
染
輻
射
正
就
是
同
類
的
例

子
。
成
功
的
都
市
傳
聞
要
具
備
幾

個
條
件
，
首
要
自
然
流
傳
面
廣
，
其
次

是
從
表
面
看
事
件
像
真
，
言
之
鑿
鑿
可

信
性
極
高
，
最
重
要
的
還
是
當
要
作
進

一
步
引
證
從
來
都
不
容
易
，
所
謂
消
息

源
頭
往
往
是
朋
友
的
朋
友
的
真
實
遭

遇
，
又
或
者
是
某
人
的
親
友
親
身
經

歷
，
共
同
點
就
是
要
追
尋
真
相
總
找
不

㠥
當
事
人
。
個
人
對
不
能
證
實
的
傳

聞
，
取
態
是
可
聽
不
可
再
傳
。

可
是
流
傳
甚
廣
的
兩
則
傳
聞
，
近
日

都
先
後
初
步
或
部
分
得
到
證
實
。
其
一

是
內
地
不
少
富
豪
在
外
地
旅
遊
時
豪

花
，
說
幾
個
富
二
代
到
法
國
一
星
期
合

共
花
了
天
文
數
字
歐
元
，
表
面
看
來
絕

對
誇
張
，
但
以
內
地
人
近
年
的
致
富
速

度
，
也
並
非
不
可
能
的
傳
言
。
但
兩
名

山
西
人
到
港
一
遊
，
帶
回
內
地
的
禮
物

與
現
金
，
總
值
合
共
四
百
多
萬
元
的

事
，
就
因
為
本
月
初
當
二
人
取
道
深
圳

灣
口
岸
回
內
地
，
被
揭
發
未
有
報
關
遭

扣
查
而
曝
光
。
雖
然
傳
聞
中
的
天
文
花

銷
不
曾
得
到
證
實
，
但
到
香
港
旅
遊
花

四
百
萬
也
是
誇
張
得
可
以
吧
？
那
可
是

內
地
一
般
打
工
仔
幾
世
的
工
資
。
究
竟

錢
從
何
來
？

同
樣
的
，
過
去
以
為
不
法
分
子
大
量

收
購
舊
酒
瓶
造
假
酒
販
賣
只
是
傳
言
；

畢
竟
秘
密
收
購
酒
瓶
數
量
不
可
能
太

多
，
公
然
收
購
又
會
引
人
注
目
，
況
且

製
成
後
也
要
有
個
銷
售
渠
道
。
但
央
視

報
道
，
原
來
事
件
涉
及
以
不
良
手
法
經

營
的
酒
樓
、
夜
總
會
及
卡
拉O

K

。
以

一
條
龍
形
式
利
用
生
意
收
集
舊
瓶
之

便
、
製
造
並
銷
售
假
酒
，
幾
個
不
同
環

節
合
成
龐
大
的
製
造
及
供
銷
集
團
，
聯

合
去
欺
瞞
消
費
者
，
整
個
傳
聞
就
變
得

合
理
，
規
模
亦
大
得
令
人
吃
驚
。

走
單
幫
難
以
成
功
的
違
法
事
情
，
原

來
是
可
以
做
大
做
強
的
。

最
近
大
家
都
在
討
論
紀
錄
片
。

你
看
了
嗎
？

影
意
志
主
辦
的
﹁
獨
立
焦
點

—

小
川
紳
介
﹂，
放
映
日
本
紀

錄
片
大
師
的
七
部
作
品
，
香
港
觀
眾
都

知
道
，
要
看
小
川
紳
介
電
影
的
十
六
米

厘
版
本
不
容
易
，
據
說
銷
情
十
分
好
。

﹁
他
們
在
島
嶼
寫
作
﹂
有
六
部
紀
錄

片
，
我
已
看
了
其
中
五
部
，
拍
攝
王
文

興
的
︽
尋
找
背
海
的
人
︾
公
認
最
好
，

我
同
意
，
不
能
錯
過
，
另
外
我
也
欣
賞

關
於
林
海
音
生
平
及
作
品
的
︽
兩
地
︾。

拍
攝
楊
牧
的
︽
朝
向
一
首
詩
的
完
成
︾

比
較
平
平
，
但
是
楊
牧
的
詩
足
夠
迷

人
，
才
不
至
於
教
人
太
失
望
。
關
於
這

輯
紀
錄
片
我
以
後
再
詳
說
，
在
此
打

住
。香

港
方
面
，
陳
耀
成
的
︽
大
同
：
康

有
為
在
瑞
典
︾
在
學
術
界
取
得
不
俗
的

迴
響
，
影
片
在
形
式
上
與
導
演
另
一
部

作
品
︽
吳
仲
賢
的
故
事
︾，
都
屬
於
﹁
戲

劇—

紀
錄
片
﹂︵D

ocu-dram
a

︶。
新
作

內
容
上
從
粵
港
推
延
至
中
國
和
瑞
典
，

並
由
康
有
為
、
康
同
璧
、
跳
舞
家
江
青

等
人
串
連
起
來
，
李
歐
梵
已
有
精
要
的

分
析
，
他
認
為
︽
大
同
：
康
有
為
在
瑞

典
︾﹁
在
形
式
上
是
一
種
極
有
創
意
的

﹃
互
文
﹄
和
﹃
引
喻
﹄，
甚
至
也
附
帶
引

出
︽
清
宮
秘
史
︾
為
何
在
五
十
年
代
受

到
毛
澤
東
點
名
批
判
的
問
題
。
康
有
為

在
中
國
的
當
代
意
義
，
也
就
此
展
開
。

猶
記
得
數
年
前
李
澤
厚
和
劉
再
復
合
寫

的
一
本
書
︽
告
別
革
命
︾
曾
引
起
極
大

的
爭
論
，
改
革
或
是
革
命—

—

兩
者
孰

優
孰
劣
？
何
者
對
中
國
政
治
更
有
益
？

李
和
劉
似
乎
傾
向
改
革
，
所
以
要
向
革

命
的
傳
統
告
別
。
﹂
無
疑
，
本
片
是
借

近
代
人
物
康
有
為
、
現
當
代
女
性
康
同

璧
及
江
青
，
反
思
中
國
百
年
的
政
治
發

展
路
向
；
又
以
離
散
者
的
國
際
眼
界
，

尋
問
家
國
前
途
與
個
人
安
身
立
命
之
所

在
，
的
確
是
陳
耀
成
的
野
心
之
作
。
　

最
近
大
家
都
在
討
論
紀
錄
片
。
你
看

了
嗎
？

紀錄片

喬
布
斯
的
發
明
創
造
，
改
變
了
世
界
的
生
活
方
式
，
最
近
︽
喬

布
斯
傳
︾
出
版
了
，
本
人
帶
㠥
他
究
竟
怎
樣
能
夠
成
長
為
一
個
發

明
家
的
問
號
，
看
完
了
這
一
本
書
。

得
出
了
一
個
印
象
，
像
這
樣
偉
大
的
奇
才
，
只
能
是
時
代
的
產

物
，
要
有
這
樣
的
時
代
條
件
，
才
可
以
產
生
這
樣
的
人
物
。

第
一
，
他
的
聰
明
和
智
商
，
是
普
通
人
不
能
及
的
。
他
的
生
父
生
母

都
是
移
民
，
來
自
不
同
的
國
家
，
父
親
是
敘
利
亞
人
、
母
親
是
德
國
裔

人
。
這
樣
的
源
遠
異
族
婚
姻
組
合
生
育
的
下
一
代
，
只
有
在
世
界
大
戰

之
後
的
美
國
才
會
出
現
。

第
二
，
他
的
生
父
生
母
拋
棄
了
他
，
他
由
養
父
養
母
帶
大
，
家
庭
並

不
富
庶
，
見
盡
底
層
生
活
的
壓
力
，
他
沒
有
安
全
感
，
他
非
常
用
功
，

什
麼
事
情
都
要
靠
自
己
，
奮
發
圖
強
，
證
明
自
己
的
能
力
。
如
果
他
生

活
在
一
個
非
常
富
足
的
家
庭
，
養
尊
處
優
，
一
帆
風
順
，
他
未
必
能
夠

成
為
發
明
家
。

第
三
，
他
的
養
父
養
母
，
非
常
重
視
教
育
，
對
於
聰
明
叛
逆
調
皮
搗

蛋
的
喬
布
斯
採
取
了
正
確
的
教
育
方
法
，
在
他
遭
到
學
校
懲
罰
的
時

候
，
並
沒
有
對
他
苛
責
和
施
以
夏
楚
，
反
而
好
像
孟
母
三
遷
一
樣
，
搬

到
另
外
一
個
城
市
，
入
讀
學
費
更
加
昂
貴
的
學
校
，
讓
喬
布
斯
接
受
啟

發
式
的
教
育
。
一
般
而
言
，
重
視
威
權
主
義
、
填
鴨
式
教
育
、
強
調
使

用
懲
罰
方
法
的
所
謂
名
校
，
往
往
窒
礙
了
年
輕
的
時
候
調
皮
搗
蛋
的
學

生
的
智
力
開
發
，
實
際
是
扼
殺
了
人
才
。
喬
布
斯
遇
到
了
這
樣
好
的
養

父
養
母
，
是
他
的
運
氣
。

第
四
，
當
時
美
國
剛
剛
結
束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
軍
事
工
業
蓬
勃
開

展
，
以
軍
工
帶
動
民
用
工
業
，
效
率
特
別
好
。
這
個
時
候
正
是
電
子
工

業
、
電
腦
工
業
出
現
突
破
的
時
期
。
喬
布
斯
和
一
大
批
美
國
的
發
明

家
，
正
是
誕
生
於
這
個
時
代
，
可
以
說
是
適
逢
其
會
。

第
五
，
美
國
的
硅
谷
形
成
了
一
個
良
好
的
發
展
理
工
人
才
的
環
境
。

這
一
條
五
十
英
里
的
軍
工
和
電
子
科
學
的
城
市
群
，
產
業
配
套
良
好
，

文
化
氣
氛
非
常
濃
郁
，
居
住
了
大
量
的
工
程
師
和
科
學
家
，
每
一
個
居

民
的
理
想
都
希
望
成
為
工
程
和
理
工
的
專
家
，
學
習
和
科
研
創
造
的
氣

氛
瀰
漫
於
整
個
社
區
。
這
成
為
了
喬
布
斯
成
長
的
良
好
環
境
。
他
的
鄰

居
，
都
是
工
程
師
，
這
些
鄰
居
的
叔
叔
伯
伯
，
教
會
了
他
許
多
電
子
產

品
的
拼
砌
遊
戲
，
讓
他
對
電
子
工
程
產
生
濃
厚
的
興
趣
。
而
這
個
社

區
，
有
不
少
商
店
出
售
一
些
簡
單
的
電
子
拼
砌
的
零
件
和
科
學
儀
器
，

讓
小
孩
子
可
以
做
電
子
工
程
練
習
。
當
科
技
突
破
的
時
代
到
來
的
時

候
，
準
備
了
良
好
氣
氛
和
環
境
的
國
家
，
往
往
擁
有
一
大
批
精
英
分

子
，
獨
木
不
成
林
，
這
就
很
容
易
取
得
巨
大
的
突
破
成
果
。

喬布斯成長為發明家的原因（上）

秋天的武漢，不冷不熱，氣候適中，給我的印象
良好。這就是武漢嗎？一下飛機，走出並不大的機
場候機樓，我四面一望，涼風徐徐拂來，竟有些時
光錯亂的感覺。在印象中，武漢是中國的「三大火
爐」之一呀，怎麼如斯涼快？回心一想，是秋天
了，也應該涼快了。那是去年十月，我到武漢的第
一感覺。自1966年大串連到過，便一直沒有機會重
訪武漢，中間曾有過幾次機會，但終於放棄了，機
緣未到，強求也是枉然。但去秋告別之後，沒想到
一年後的今秋，又再見武漢。心中微感詫異：莫非
我與武漢情緣未盡？
辛亥革命100周年紀念日前夕的武漢，慶典的氣

息濃厚，當車子在馬路上馳過，我看到正在興建地
鐵的工地圍上圍板，上面逐個貼㠥著名的辛亥革命
領袖們的畫像。在「鄂軍都督府」售票處前，有許
多排㠥隊領免費門票的男女老少。我們在門口孫中
山雕像前拍照，進門後又在樓前照像，我們能夠拍
下那歷史風雲於萬一嗎？「辛亥革命博物館」是依
托它而建立的紀念性博物館，就在武漢武昌閱馬
廠，西鄰黃鶴樓，北倚蛇山，南面是「首義廣
場」，因舊址紅牆紅瓦，武漢人都稱它為「紅樓」。
它原為清朝政府1910年（清宣統二年）建成的湖北
諮議局局址，1911年（農曆辛亥年）10月10日，在
孫中山民主革命思想旗幟下集結起來的湖北革命黨
人，打響辛亥革命「第一槍」，並一舉攻克武昌。
次日在這裡組建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府，推舉
湖北新軍協統黎元洪為都督，宣告廢除宣統年號，
建立中華民國。接㠥，辛亥革命領袖之一黃興趕赴
武昌，出任革命軍戰時總司令，領導抗擊南下清軍
的陽夏保衛戰。武漢起義獲得全國響應，260多年
的清朝統治土崩瓦解，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隨之告
終。武昌因此被譽為「首義之區」，紅樓則被尊為
「民國之門」。

那現場給了我極大的震撼。館內有兩個主題性的
基本陳列，一個是《鄂軍都督府舊址復原陳列》，
它以舊址主樓為載體，復原和再現了都督府成立初
期的場景與風貌；另一個佈置於舊址西配樓，以近
400件展品，包括文物真跡、歷史圖片、美術作品
以及圖表、模型和場景等，全景式地展現了辛亥革
命武昌起義波瀾壯闊的歷史場面。我看到起義的畫
面巨大，幾乎畫中人像真人一般大，起義戰士前赴
後繼，戰鬥場面震撼人心。那該是當時的情景，雖
然藝術誇張化了一點。
為了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首義廣場接受綜合

改造，面積由原來的7.35萬平方米一下擴張成21.95
平方米；我看到新建的辛亥革命博物館，有兩面巨
大的暗紅色浮雕牆，雕㠥武昌首義革命黨起義軍人
以及攻佔「起義門」的情景。一百年前的10月10
日，湖北新軍工程營起義後，迅速控制「中和
門」，參加起義的南湖馬炮營得以從此門入城，在
城頭架炮轟擊湖廣總督府。辛亥革命成功，中和門
改名「起義門」；是武昌古城九大城門中唯一保存
至今的城門。當我們在起義門左近遊走，只見城樓
城牆修葺一新，東西兩側，復建的城牆，據當地朋
友說，分別是230米和103米高，依城牆還修建了一
條風雨遊廊。
到武漢，免不了去看看東湖。我們在湖畔徜徉，

湖水浩瀚似海。一望過去，有小船在盪漾。它位於
武漢市武昌區東部，所以得名。東湖是目前中國最
大的城中湖，水域面積達33平方公里，是杭州西湖
的六倍。但在西湖的盛名之下，東湖名氣顯得沒那
麼響亮。其實東湖水體富營養化，有淡水魚類18科
67種，當然，最名貴的非武昌魚莫屬。東湖風景區
分為聽濤、磨山、落雁、白馬、吹笛、珞洪六個遊
覽區，一時之間不能看盡。我們主要去看看磨山的
「楚城」，那是武漢最具創意的新建築群落。當地友

人說，它試圖對漢水流域文化進行展示。我確然看
到它立在那裡，不僅僅是供人遊樂的娛樂城，也不
是專門掏人口袋的鬼域城，而是實實在在體現流域
文化的中國南方文化的景觀。「楚天台」高高聳立
在磨山之頂，好像是王冠上的寶石，下望東湖的湖
水在正午的秋陽下粼粼盪漾。「楚鳳標」雙鳳的尾
羽，在漫山㡡蘢的林木間，烘托出一片天地。我們
在東湖畔歇息，吃冰激凌，仰望高處，竟有點不知
身在何處的恍惚感。
那恍惚感又落實在「戶部巷」，那已是晚飯時

分。「戶部」也就是以前的「組織部」，周末傍晚
戶部巷內行人特別擁擠，人擠㠥人，我們好不容易
擠入一家小店，並未到吃飯時間，費了半天勁，才
找到圓凳坐下，還要派人去買票訂菜。送來的是武
漢各種點心，熱乾麵？是武漢著名點心，我們去年
在一家便利店旁邊吃過，並不好吃，沒吃完就離去
了。這次又來？但主人盛情下，我也勉強吃了一
口，吃下的竟是滿懷心事。
還是那晚在武漢大學喝茶有趣。山上的古老咖啡

店，到了山下停車，還要拾級而上。大概是天冷，
人流稀少，登上石階半天，也不見一個路人。夜裡
的櫻花大概已過花期，不大見得到，武漢大學櫻花
節每年三月下旬舉行，我們當然錯過了。當風吹
過，兩旁樹木的落葉隨風滿地亂跑。那咖啡店古色
古香，非常配合三十年代的氛圍，據說平時擠得滿
滿的，但今夜人們都縮在屋子裡吧，因而顯得比較
冷清。一杯一杯又一杯的茶香，在閒談中減弱；夜
已闌，人更稀，臨走前還是留張影吧，我們盡可能
把那氛圍拍下，連同那嫋嫋香氣。
那夜Ｘ帶我們去漢口「武漢天地」轉了一圈，比

起上海「新天地」，人要少得多，但作為遊人，卻
非常舒服。飯後他用車子帶我們去兜圈看老房子，
一面聽研究者介紹。我隱約感到，武漢的老房子之
多之好，似也不比上海差多少哩！但因我趕㠥要回
酒店見老同學，不能慢慢觀賞，且晚間只能憑藉燈
光照明，又是在車子裡，惟有驅車看樓，走馬觀花
而已。
「布里斯班陽光」酒店讓人想起澳大利亞的海灘

陽光空氣，住在這裡，雖然沒有海灘陽光，卻有不
錯的房間。雖然隔音較差，但比起之前招待所式的
賓館，已經強了許多。那賓館大概是公營，服務員
懶洋洋的，早上去餐廳早餐，查問半天，才用手一
指，走到頭，拐彎就見到！我走到盡頭也不見，回
頭再問，那年輕女服務員一臉不耐煩，說，走出去
呀！
次日早晨提早兩個半小時開車奔向機場，以為綽

綽有餘，哪裡想到武漢堵車竟連早晨上班前時段也
堵。車子停停開開，終於駛上高速公路亡命飛奔，
我都已做好上不了機的思想準備了，到了機場提㠥
行李飛跑，閘門剛關，友人拿出證件哀求，終於獲
得通融，我連行李也不托運，就飛奔上機，驚魂未
定，武漢就在機翼下朦朧遠去。

2011年9月16日，武漢武昌「法苑賓館」；9月21

日，「布里斯班陽光」酒店。10月29日定稿於香

港。

《妙玉坐禪》：一首詩的完成

電視廣告

葉　輝

客聚

我
的
一
位
姑
婆
剛
慶
祝
九
十
九
歲
生

辰
，
她
且
遠
道
從
澳
門
乘
船
來
港
，
跟

我
們
一
眾
親
友
慶
祝
。
席
間
，
我
忍
不

住
撫
摸
她
光
滑
的
臉
，
奇
怪
地
一
道
感

激
之
情
湧
於
心
底
，
且
口
中
喃
喃
地
向
她
道

謝
。﹁

謝
謝
，
姑
婆
。
﹂
她
笑
了
，
雍
容
華

貴
。
我
感
激
她
把
生
命
保
持
得
那
麼
健
康
高

雅
，
一
生
沒
有
給
人
留
下
任
何
壞
的
印
象
，

且
工
作
至
八
十
歲
才
離
開
崗
位
，
自
給
自

足
，
還
用
積
下
的
錢
幫
助
侄
子
及
其
他
有
需

要
的
人
。

我
的
感
激
，
其
實
還
不
只
在
乎
她
做
過
些

甚
麼
，
她
仍
存
在
便
是
一
個
很
大
的
恩
惠
和

安
慰
，
因
為
隨
㠥
歲
月
，
還
在
我
們
身
旁
呼

吸
和
保
持
美
好
的
人
和
事
已
是
少
之
又
少

了
。當

然
知
道
生
命
會
有
盡
頭
，
只
是
懂
得
感

恩
和
欣
賞
的
時
候
如
果
有
個
對
象
，
情
感
便

會
淋
漓
盡
致
。
一
把
從
兒
時
伴
㠥
自
己
一
路

成
長
的
聲
音
在
電
台
廣
播
，
哪
怕
是
報
新
聞

的
還
是
賣
廣
告
的
，
都
是
穩
定
生
命
的
劑

藥
。
餐
㟜
上
一
道
熟
悉
的
小
菜
，
香
氣
和
味

道
從
用
料
和
調
味
裡
撲
面
而
來
，
甚
麼
懷
舊

與
緬
懷
的
情
緒
都
來
了
，
彷
彿
早
已
仙
遊
的

祖
母
還
在
照
顧
㠥
自
己
的
脾
胃
，
懊
悔
在
她

生
前
未
曾
好
好
向
她
道
謝
。
甚
至
是
一
個
髮

型
，
在
一
個
人
身
上
長
久
未
變
，
也
會
想
說

一
聲
謝
，
同
樣
道
理
。

哲
學
老
師
八
十
五
歲
了
，
剛
從
台
灣
回

港
。
他
身
體
不
算
健
康
，
但
依
然
對
學
問
的

反
思
孜
孜
不
倦
。
他
在
講
台
上
作
了
近
兩
個

小
時
的
演
講
，
我
們
在
台
下
數
算
自
己
當
了

他
的
學
生
原
來
經
已
三
十
年
了
，
感
激
他
向

我
們
提
供
了
大
半
生
的
愛
。
那
愛
就
在
他
的

堅
持
，
好
好
活
在
世
上
，
持
續
和
穩
定
地
陪

了
我
們
一
輩
子
，
給
我
們
對
永
恆
的
盼
望
。

今在永在

百
家
廊

陶
　
然

傳聞成真

一年秋風今又是

范　舉

談

楊振耀

打盡
吳康民

語絲

鄭政恆

後書

文潔華

乾坤

■鄂軍都督府前的孫中山銅像。 作者提供圖片

■修葺一新的「起義門」。 作者提供圖片


